
5人分别构成诈骗罪、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法院审理认为，杨某为获
取非法利益，明知他人实施电
信网络诈骗活动，不仅提供自
己的银行卡和支付宝账户为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转账、取
现，还积极发展他人提供账户
转账、取现，诈骗数额特别巨
大，其行为构成了诈骗罪；张
某、郑某、韩某明知是犯罪所得
及其产生的收益，仍然帮助转
账、取现，其行为均已构成了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张某明知
郑某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为其犯罪提供支付结算等帮
助，其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罪。遂依法作出了上
述判决。

女子网恋被骗女子网恋被骗
牵出跨国诈骗案牵出跨国诈骗案
男子为了所谓高薪男子为了所谓高薪
前往缅甸帮助犯罪分子转移资金前往缅甸帮助犯罪分子转移资金
□□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贺天鸿贺天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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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茶陵县法院判决了一起诈骗、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案。被告人杨某等5名福建籍男子被依法
判处有期徒刑7年至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2万元至5千元不等。

男网友下套
她被骗去60余万元

去年 5 月 24 日，受害女子刘某来
到茶陵县公安机关报案称，自己被男
网友陈浩（假名，身份不详）骗去了 60
余万元。

原来，去年5月刘某通过网络相亲
认识了陈浩，之后，两人进一步接触相
谈甚欢，刘某感觉陈浩各项条件都非
常符合自己的择偶要求。

“我不想我们以后的生活这么平
淡，我这里有个投资项目，你充几百试
试吧。”交往了几天后，刘、陈二人的关
系不断升温，陈浩邀请刘某尝试进行
网络投资。起初，刘某对此并不感兴
趣，但陈浩表示自己比较懂，而且会帮
忙“盯着”。于是刘某便下载了陈浩发
来的APP，充值了520元。

没过几天，APP 里便显示返还了
768元。刘某对此很开心，陈浩则提出
让刘某继续注资，加紧“借鸡生蛋”。
刘某当即又往 APP 里充值了 3 万元，
结果这次显示返还了3.3万元。

眼看“投资收益”如此丰厚，刘某对
陈浩的“投资理财”能力深信不疑了，之
后又接连往APP里注资。甚至在刘某
资金不够时，还想方设法四处拆借，最
终陆陆续续投入了60余万元。但一段
时间后，刘某提出想提现一部分资金，
陈浩则以各种理由推脱，甚至陈浩还找
来了自己从事投资的舅舅（身份不详）
来阐述投资风险以及圆场。

最终刘某没能提现任何资金，并
且陈浩表示投入的资金亏损了20余万
元。这时刘某才意识到情况不妙，赶
忙到公安机关报了警。至此，警方
对陈浩等人开始进行调查。

报案

去年3月底，曾某要求杨某
前去云南，帮其转账网络赌博
等违法犯罪资金。曾某承诺给
杨某每个月工资1万元，还按转
账资金的 1%给予提成，并且包
吃包住以及报销其他一切开
支。杨某当即应允，乘车前往
云南与曾某回合，之后出境前
往缅甸勐波县。到达缅甸勐波
县后，曾某带着杨某熟悉了当
地的相关“业务”，并安排杨某
住在酒店里。

平时，曾某会先将资金转
入杨某名下的账户里，再由杨

某把自己账户里的资金转
入当地商家账户里。之
后，杨某会前去当地商家
处取出现金，再将现金送

回当地的“公司”里。
“我听到曾某和别人讨论

网络诈骗的事，知道了他们将
‘杀猪盘’称为‘PC’，诈骗称为
‘DZ’,网络赌博称为‘BC’”杨
某表示，到达当地“公司”后，他
经常听到“公司”广播里播放

“恭喜某某开单20万、30万、50
万、100万……”。

起初他对此很疑惑，进一
步接触后才得知，实际上这些
广播内容是指成功诈骗了多少
钱，之所以播放这些内容，是为
了宣传、鼓舞那些诈骗集团的
成员。

此时，杨某完全确定自己
转账的资金是违法犯罪资金，
可他仍没有要收手的意思。

在警方调查刘某被骗案的
过程中，一名福建男子浮出水面。

据 了 解 ，福 建 男 子 杨 某
2018 年本科毕业后，曾从事过
与外贸相关的工作。去年疫情
期间杨某失业在家，他偶然认
识了曾某，曾某邀请杨某帮自
己“跑分”（即提供账户帮其转
账），并且承诺按转账资金 1%
给他提成。

眼见有利可图，杨某便将
自己的支付宝账户和中国银行
卡用来帮助曾某转账。后来没
过多久，杨某提供的账户以及
银行卡就都被冻结了。杨某开
始意识到自己转账的金额很可
能是违法犯罪资金，但他仍然
选择继续帮助曾某转账，这其
中就有受害女子刘某被诈骗的
资金。

调查

怀疑是违法犯罪资金
但他仍然帮助犯罪分子转移资金

在高薪诱惑下他去了缅甸，充当帮凶

后来，因为缅甸
当地的商店里兑现人民
币现金有限额，杨某为
了帮助曾某转移资金，
便又找来了其他 4 名
同案被告人帮忙提供
支 付 账 户 、银 行 卡
等。但他们还没领到

所谓的高额报酬便出
了岔子。

“曾某突然就不见
了，之前说好的报酬也

没影了，在缅甸的这段
时间里，我前前后后

也 才 赚 了 6000
元。”杨某说。

去年 5 月 28 日，曾某突然
毫无征兆地消失了，杨某通过
各种手段都联系不上。与此同
时，杨某遭到了当地不明身份
人员的拘禁。对方声称曾某带
走了数百万元资金，要求杨某
自己想办法。随后，杨某遭到
了很长时间的拘禁，后来在当
地朋友的帮助下才侥幸逃了出
来。

杨某逃出生天后，惊慌失
措地回了国内，但他却不知道
自己早已被警方盯上。去年 7
月 24 日，杨某在广东省被警
方抓获归案，之后，其他 4
名被告人也相继落网。

落网

回国后，他被警方抓获归案

请牢记“六个一律”“八
个凡是”

本案相关承办方提醒广大
市民，防范此类网恋“杀猪盘”
骗局，首先要提高防范心理，对
于网络上刚认识的“优质”的网
友一定要注意，不要相信所谓
的“快速致富”和“系统漏洞”等
谎言。一旦发现被骗，要留存
好证据，第一时间拨打 110 报
警。同时，请牢记“六个一律”

“八个凡是”。
即接到陌生电话，只要谈

到银行卡，一律挂掉；谈到中奖，
一律挂掉；谈到“电话转接公安
局、法院”，一律挂掉；所有短信，
但凡让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
微信里不认识的人发来链接，一
律不点；一提到“安全账户”的，
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
的、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
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
贴要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
属”出事要汇款的、凡是在电话
中索要银行信息及短信验证码
的、凡是让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
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打款的、
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的，
统统不要相信。

判决

提醒

插画：胡兴鑫

酒局
——庚子札记之二

□ 何立伟

学哥朋友圈拉了个群，七八个人，取的名字
呢，叫威士忌群，又洋气又 FB（腐败的拼音缩
写），朋友倒真还是朋友，只是都不洋气，FB 呢
又多半没有资格，几个舞文弄墨的人而已。我
不擅饮，大家都晓得，国酒对付不了，洋酒也同
样对付不了。学哥人好，他要拉我入群，我也拒
绝不得，无非凑个趣，再不济，无非一醉耳。不
扫别人的兴，是做朋友的至理。

邀局当然大多是学哥，作为群主，他每回都
带三四瓶洋酒，有时是一种，有时是两种、三种，
不消说，威士忌居多，很是符合群的名。都是男
人嘛，有时候也叫上娅姑娘，她人在株洲，听到
召唤就跳上高铁以110出警的速度飙过来，头发
纹丝不乱，喝酒从来不含糊，也从来不醉。人坐
定了，学哥开瓶，一个个斟去，一圈下来，举杯
说，来一个!意思就是一口干了，起个兴头。座位
呢也是学哥安排，我总被安排坐在他旁边，并不
幸福，因为他总是端着杯子同我说，兄弟，来一
个!在我肩头轻轻一按。我说不急不急，洋酒嘛
要慢慢品。我其实晓得品个鬼，只是怕他的来
一个开了头，后面会有好多的来一个。几轮下
来，我人会梭到桌子下头去。学哥说那你慢慢
品，随意，我一口了呵。

酒局就是聊局，借着酒，话比平时多 N 倍，
于是沸沸扬扬，天下大事小事俱在杯盏中，联合
国会议搬到了酒桌上。说完了别人的事，往往
就来说自己。都是几架老机器，年轻时节用狠
了，这里那里，零件就有状况。王老师说，前年
体检，医生说我左脚动脉轻度硬化，右脚动脉中
度硬化。去年呢，左脚变成中度，右脚变成重
度。众人说，哦，往厉害上走了!王老师笑一句，
继续说，今年又体检吧，医生说，两只脚，动脉稍
微有点轻度硬化。这就是扯JB蛋体检。什么药
都没吃过，哈，好了!好了!你还相不相信体检？
众人就松了一口气，说，来来来，来一个!左手边
的陈老师问我你身体看上去还蛮熬实，没什么
问题吧？我说，别的都还好，就是右边颈动脉里
头去年查出来有斑块，0.8 厘米。医生说，要注
意呐，斑块掉下来要是堵塞血管那就很危险的
呐。陈老师说，莫信，这个年纪，好多人都有，我
也有，没那么恐怖好不好。王老师是坐对面的，
举起一只手，大声道：嗬，我两边颈根都有咧!很
兴奋地给了陈老师一个巨大的证明。学哥在我
肩头又轻轻一按，说，我一个老领导，也是体检
说颈动脉有斑块，被医生一吓，紧张得，惶惶不
可终日。我跟他讲，不要怕，第一，斑块不是那
么容易掉下来的。第二，即使掉下来，现在也有
药物可以把它溶解掉。我老婆在附二医院高干
病室干了二十多年护士长，见得多了。没问题，
莫怕。他才哦哦哦，放下了一颗沉重的心。

斜对角的水哥说话了：我们好不容易在一
起呷酒，不要动不动就谈什么养生呵康健呵这
里那里有毛病呵，说点快活的事情好不好?

学哥第一个响应，说好好好，我赞成，说点快
活的事情。来一个!就站了起来，推一推眼镜。

大家也都站了起来，杯子碰得咣咣的，俱仰
头喝下去，同时喝下去的，还有刚才的话题。

坐下来，半天没有人说话。筷子夹菜，瓷盘
叮叮叮叮响得清楚。

我有点上头了。快活的事情，嗯，等等，要
慢慢地想。

（原载《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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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刊

我的祖籍在湖南省武冈县，现已改
为市。在很久以前，它还叫武冈州，是湘
西南很大的州府所在地。我曾经去过几
次，它很有古城的味道，那些城墙的青砖
里，露出沧桑的枯草，它们跟城墙一起，
艰难地活到了现在。其实，我的祖籍地
离县城还有很远，在一个叫荆竹铺的乡
村，其具体地名叫对门姜家。

说来非常惭愧，我还是在上个世纪
九十年代初，才来到对门姜家。那年，我
已经 36 岁了。那一次，包括我的父母以
及兄弟，还有晚辈们，浩浩荡荡十多人，
来了一次探望老家亲人的行动，也是一
次去祖籍地的家族性探寻。车子在石头
马路上颠簸不断，把我们摇得东倒西歪，
一路上，不说是满目荒岭吧，也并没有我
想象中的青山绿水。

终于来到了老家，刚下车，我便迫不
及待地问堂弟，我们的祖宅呢？堂弟跺
了跺脚，说，祖宅就在我们脚下，只是它
早已被拆掉了。我说，难道看不到一点
痕迹了吗？堂弟指着半扇窗子，说，那就
是。哦，我终于看到了祖宅，它只留下了
半扇木窗子，上面沾着几根枯黄色稻草，
在寒风中摇曳。我不明白为何只留下半
扇窗子，它是想向我证明什么吗？我浑
身一阵战栗。我问堂弟，你住在哪里？
他指着山腰上的一栋房子，说，我早就砌
到上面去了。我问，为什么砌到山腰上
去呢？多不方便。他简短地说，省得跟
邻居闹矛盾。

小雨霏霏，地上泥泞一片。我的小
孩担心路滑跌跤，不愿意上去。堂弟便
背着我的小孩，朝山腰上走去。而且，那
些晚辈也跟着说害怕跌跤，不上去算
了。我父亲生气地说，为什么不上去看
看？况且，我们已经来了。那些晚辈才
硬着头皮，很不情愿地挪动脚步。

我们好不容易来到堂弟家里，满娘
(婶婶)微笑着向我们打招呼，赶紧筛茶。
我们没有拂去板凳上的柴灰，都坐了下
来，也没有吹掉茶碗里的柴灰，就喝了起
来。我们喝着家乡的热茶，与亲人们笑
谈着。

忽然，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
晚辈们竟然都高高矮矮地站立着，似乎
很讲规矩。我叫他们坐下来，他们居然
也不坐。我叫他们喝茶，竟然也不喝。
哦，我终于明白了，他们肯定是不习惯乡

村的卫生状况。比如板凳上跟茶碗里的
柴灰。其实，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晚辈，
在家里并不怎么讲卫生，为何到了乡村，
一个个竟然像卫生专家了呢？我很想发
脾气，又觉得不太合适，这会给亲人相会
的气氛带来杂音。

父亲看了看手表，似乎也坐不住了，
便带着我们兄弟去了祖坟。这也是我们
第一次祭拜爷爷奶奶。我没有见过爷爷
奶奶，他们在我出生不久就去世了，我的
兄长们一定是见过的。至于那些女眷跟
晚辈，都没有去祖坟了。我也理解，去祖
坟的小路实在难走，那就让他们在此等
待吧。

从祖坟回来，我看见那些晚辈仍然
站立着，茶也没有喝，他们的茶碗里的
茶，还是满满的。而且，也不说话，一个
个拘束不安地听我们说话。我想，我跟
老家的关系，其实也不怎么紧密，三十
多年后才来到这里，却有着一种天然的
亲切感，因为这里是我家血脉的发源
地，家族的根基深深地扎根在此。而这
些晚辈难道不晓得吗？既然晓得，又为
何对老家如此的陌生跟隔阂呢？我想，
这肯定是由于年龄的问题，也由于经历
所致吧。

满娘跟堂弟很客气，一定要留下我
们吃饭。其实，我们也有这个想法，况
且，已经快到吃饭的时间了。而且多年
来，亲人们没有如此相聚过，这确实是个
极好的机会。谁知堂弟刚刚说出留下我
们吃饭的话，那些晚辈竟然争着说话了，
他们极像外交官，先后都说着外交辞令，
不要客气了，太麻烦了，我们就不在这里
吃饭了。其实，他们要到镇上去吃。

我父亲瞪着眼睛盯着他们，他们居
然也不害怕，又说，不要麻烦堂叔他们
了。我明白他们的鬼心思，仍是嫌弃老
家不卫生。难道不是吗？他们板凳也不
坐，茶水也不喝。我又想发脾气，觉得还
是没有必要，第一次回老家，不必弄得吵
吵闹闹的。或许，让他们以后多来几次，
他们就习惯了吧？问题是，这个原居地，
这个故乡，以后他们还会来吗？在老家
停留总共不到两个小时，我们便离开
了。愉快吗？不太愉快。高兴吗？也不
太高兴。这便是我第一次归乡的经历，
我记得，当时离春节已经不远了。

（原载《长沙晚报》）

归乡
□ 姜贻斌


